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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融合与元杂剧女性形象性格新旧质素交融审美特征 

作者:李成 来源:《艺术百家》 2007年第7期 时间:2009-6-15 17:49:46 浏览:32次 

      
[摘要]：辽、金、元时期的民族文化融合，使传统儒学思想价值观念和
封建礼教受到了冲击，促进了文化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规范、美学思想
的嬗变。民族文化的融合孕育了元杂剧的繁荣，也影响了众多富有时代
特色的新旧性格质素交融的女性形象塑造。受民族文化融合的影响，元
杂剧女性形象的性格系统中显示了旧有传统的性格质素以及与传统女性
形象性格相异的新质素，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气象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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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辽金元民族文化融合大时代背景下，元杂剧中塑造了众多社会地
位各异不同层面的女性形象。在剧作家的笔下，这些女性形象的传统性
格中被赋予了新的思想质素，具有新旧质素交融的性格特征，从而为中
国戏曲史和中国文学史增添了新的风采。 

     
     一、元杂剧女性新旧性格质素交融的审美特征 

     
    成功的文学形象，性格应该是多侧面的、丰满的，往往由多种质素
构成性格的系统。元杂剧中的女性形象，在传统的性格质素之中蕴含了
时代的新质素，一改前代女性卑懦心理，尚自主、重人格、轻礼教，大
胆地追求爱情，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束缚人性和自由的封建礼教宗法观
念，具有新旧性格质素交融的审美特征，既有传统基因，又有反映着时
代的思想、伦理道德和文化价值观念变更的新质素。如关汉卿的《窦娥
冤》中的窦娥，有着传统的孝道、善良、为保护弱者敢于和恶势力抗争
的的美好性格侧面，也有 “好马不不配二鞍，一女不嫁二夫” 恪守妇
道并以此作为抗击张驴儿父子恶行的自卫武器，在黑暗和血腥的现实面
前有对官府抱有幻想到抢天斥地的愤怒呼告，继而发展到鬼魂复仇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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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王实甫的《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美丽聪慧，渴望爱情但也因袭着沉
重的封建礼教的包袱，面对张生的大胆示爱,她性格犹疑而多变，但在
红娘的支持下她为了爱情又大胆的与张生私自结合，跨越了“男女授受
不亲”的礼教门槛。因而，元杂剧女性形象在传统的性格质素中交融着
富有时代特点的新的质素。这种新质素突出地体现在如下几个侧面： 

    （一）挑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门当户对的传统婚姻观念，
主动大胆地追求爱情。 

     在元杂剧以前，从《诗经》中的《谷风》、《氓》，到汉乐府民
歌中的《上山采蘼芜》和《孔雀东南飞》；从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
和元稹的《莺莺传》，到宋元南戏的《王魁负桂英》和宋话本中的《碾
玉观音》，这些作品中的这些女性性格的主要特征多是忍让、软弱和善
良，在爱情和婚姻上缺少主动性。女性在婚姻中只能听凭“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婚后有夫权、“七出”等封建礼法束缚着她们，随时有被
抛弃的危险，或是男子的附庸、玩物，或是爱情理想难以实现而以身殉
情展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悲剧，只能在死后借着浪漫主义的表现形
式，让在现实世界中不能相爱的人们去相聚，演奏着一曲曲女性婚姻爱
情悲剧的咏叹调，表达对扼杀人性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观念的抗争，
以美的毁灭悲剧唤起人们的同情。然而，这种抗争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和
消极性。 

     元代杂剧中的女性形象，虽然也有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心甘情愿的
牺牲品，但其中一些名门贵族小姐和下层庶门之女，在封建礼教的桎梏
下，她们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对封建礼教与传统观念的冲击，在爱情婚姻
上采取了较大胆的方式，主动追求意中人。《西厢记》中的莺莺和张生
在宣扬清规戒律的佛教圣地普救寺一见钟情，在红娘的帮助下，月下联
诗，以琴传情，终于挣脱礼教束缚，私自幽会，沉浸在爱的海洋之中，
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教和传统婚姻观
念的冲击与抗争。白朴的《墙头马上》写一对贵族青年男女一见钟情而
自由结合，洛阳总管李世杰的女儿李千金和裴尚书之子裴少俊，墙头马
上赠诗相约，私自幽会被嬷嬷撞见后，李千金在爱情上采取了比莺莺更
为自主大胆的行动，毅然和裴少俊私奔，在裴家后花园生活达七年之
久。被公公发现后，她敢做敢当，不顾公公的责怪，针锋相对地回击
说：“那里有女孩儿共爷娘相守到白头。女孩儿是你十五岁寄居的堂上
客”，“这姻缘也是天赐的”!语言和行动是何等的大胆、主动。元杂
剧中的爱情剧，多写女性经过追求、磨难和斗争，使爱情在人间得以实
现。虽然有些作品未脱“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的窠臼，但女性形
象性格的新质素却闪烁着理想的光辉。 

    （二）冲击门第功名观念，具有重感情轻门第的思想意识。 

    《西厢记》中的莺莺本来在父母包办之下许给尚书之子郑恒，但她
却私自投入白衣书生张生的怀抱。当老夫人以封建家长的威严，以不招
白衣女婿为名，逼迫刚刚和莺莺结合的张生进京赶考时，莺莺对封建家
长老夫人“拆鸳鸯在两下里”的专制行为极为不满，她视功名利禄为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她重爱情轻功名，发出了“但得一个并头
莲，强胜似状元及第”的深情呼唤。《拜月亭》中金朝兵部尚书、宰相
之女王瑞兰在逃难中与书生蒋世隆结为患难夫妻，婚后过了三个月的幸
福生活。瑞兰之父兵部尚书王镇得知女儿私嫁穷书生后，从家世利益和
门第观念出发，活生生拆散了这对患难恩爱夫妻，后来还要把瑞兰许配



给文状元。瑞兰却思恋着同患难的心上人蒋世隆，她唱道：“那玉砌朱
帘与画堂，我可也觑得寻常”，并讲了文官许多不好之处，以拒绝父亲
的“逼”嫁。当她发现文状元原来是日夜思念的蒋世隆后，才高兴地与
其破镜重圆。王瑞兰日夜思念着被迫分离的没有门第的蒋世隆，不能简
单地解释为是从一而终。她这种行为透露出夫妇双方相爱到结合已注重
患难之中建立起的感情基础。她爱的是“人”，而不是门第。 

    （三）元杂剧女性形象性格中具有了朦胧的择夫意识。 

    在封建社会中，夫权是束缚女性的一条绳索。女性在婚姻中多处于
被男子选择、占有、玩弄、奴役的地位，她们多具有“嫁鸡随鸡、嫁狗
随狗”的自卑心理和依附感。《氓》、《上山采蘼芜》和《孔雀东南
飞》等作品中抒写了无辜的弃妇的悲剧命运，其中的刘兰芝也只能在死
后化为唱和的鸳鸯，用幻想的形式表达对封建家长休妻摧残美好爱情的
控诉。在元杂剧的某些女性形象性格中，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的女择男
的意识。沦落风尘的宋引章在赵盼儿帮助下逃出奸商淫棍周舍的魔掌，
经过惨痛的教训后，宋引章离弃周舍，重又选择了为人忠厚善良的安秀
实。大家闺秀崔莺莺的性格中，也潜存着慎重择夫的自主意识。她与张
生佛殿相遇，虽然一见钟情爱上了张生，但她一再犹豫不决，甚至反复
无常：一面递简暗约，一面赖简违约。正如红娘所言：“我们小姐有许
多假处哩。”她“对人前巧浯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
眼。”对于莺莺“作假”，有的论者指出“作者通过一连串的戏剧冲
突，既善意地嘲笑她与封建礼教斗争所流露的弱点，同时细致地描绘了
她性格里深沉、谨慎的一面。”[1]我们认为，莺莺作假不仅反映了在
追求爱情的征途上，她还因袭着不可彻底抛弃的沉重的封建伦理道德的
包袱，不仅有“性格深沉谨慎的一面”，而且也是她有意识地反复考验
试探张生的选择过程，当她发现并确认张生是个志诚的“情种”时，她
才毅然投入张生的怀抱。因此，莺莺的“作假”，隐晦地反映了她性格
中不易为人发现的新质素——慎重择夫的意识。这种意识尽管朦胧，但
影响深远。明代拟话本中就公开地提出了“无价宝易得，有情郎难求”
的重情轻财的接近于现代性爱的择夫标准。 

   （四)勇于挑战“一女不嫁二夫”的传统观念，贞节观念趋于淡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男子可以娶妻续妾，寻花问柳，却要求女性要
坚守贞节，从一而终，甚至丈夫死后也要守节不嫁。这给女性带来了生
活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元杂剧的作家们，以极为同情的笔调，以反传
统伦理道德的勇气，塑造了冲击贞节观念的女性形象，反映了女性形象
对传统贞节观念压抑人性的不满，塑造了冲击贞节观念的女性形象。关
汉卿笔下的窦娥，虽然守节侍婆修来世，但已开始对封建节孝观念给她
冷寂清孤的孀居生活和身心带来的痛苦产生了幽怨之情。“守节并未给
她带来精神上的满足，恰恰相反，她感到的是‘满腹闲愁，数年禁
受’，‘情怀冗冗，心绪悠悠’。‘锦烂漫花枝’引她心动，‘剔团圆
月色’牵动她愁肠。在她的心灵深处，封建礼教的地位已经动摇了。年
轻的寡妇窦娥已经隐隐约约地发出了与封建礼教相背的呼声。”[2]这
种不满贞节观念的幽怨之情，表明她在相信天命的同时，有了初步的朦
胧的觉醒，虽没有付诸行动，但却反映了她对正常生活的渴望。《望江
亭》中的谭记儿，她勇敢地走上了同贞节观念抗争的再嫁的叛逆之路，
她公然挑战：“哪个肯凤只鸾单?……怎守得三贞九烈”，“若有似俺
男儿知重我的，便嫁她去罢”。她用再嫁白士中的行动对封建传统的贞



节观念给予大胆的挑战和否定。 

    有的论者对明代《金瓶梅》中的贞节观念极为赞赏，我们认为元杂
剧中贞节观念淡化，这是一种更为符合人性的新的伦理道德观念的萌
芽，对《金瓶梅》等后世文学有极大的影响。明代拟话本中的《蒋兴哥
重会珍珠衫》，对女性一嫁再嫁偶然地失足，给予同情和谅解，是对元
杂剧女性形象贞节观念淡化的继承和发展，从蒋兴哥容忍妻子失节，可
以窥见书生安秀实与迷途知返受尽周舍蹂躏的宋引章重归于好的影子。 

    (五)要求男性对爱情专一，为维护女性人格的尊严和爱情的权力而
抗争。     
   《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望江亭》中要求白士中做一心人“不
转关”的谭记儿、《西厢记》中的莺莺和《秋胡戏妻》中的罗梅英，都
不同程度地潜存着这种性格意识。《西厢记》“长亭送别”中莺莺叮咛
张生“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这里有担心张生“停妻
再娶妻”的忧虑，又有要求张生爱情专一的渴望。 

    尤其罗梅英这一形象更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个“有血有肉有意志有
光辉的劳动妇女，她不是甘于受男性欺凌侮辱的传统道德压迫的弱
者”，“是比罗敷格外有力和强毅的，她不仅和罗敷一样一再拒绝了男
性的卑劣的诱引，并且还体现了一个能够独立生活，不受男性支配束缚
的比较更坚强的女性性格。”[3]当罗梅英发现桑园中调戏她的人，原
来是自己盼望了十年之久从军升迁归来的丈夫时，便斥责他这种不义行
为。她不仅不认其为夫，而且主动要“索休离”，“耽着饥每日居住在
长街上，乞些儿剩饭凉浆，你休离我纸半张。”为了人格的尊严，不羡
荣华富贵的引诱：“谁将这五花官诰汤?谁将这霞帔金冠望?”最后是在
婆婆以死相求的情况下，梅英才肯于认夫，但她公然宣言：“也则要整
顿我妻纲，不比那秦代罗敷，单说得他一会儿夫婿的谎。”这与《诗
经》中的弃妇、汉乐府中被遣返的刘兰芝、唐传奇中被“始乱之”“终
弃之”的莺莺，及宋话本中甘心居于妾的地位不可得抑郁而死的霍小玉
相比，“整顿我妻纲”的宣言，寄托着女性对人格独立的自重和女子掌
握婚姻的主动权的渴望，要求男性情感专一和依附意识的相对减弱。这
对洪生的《长生殿》中要求李隆基专宠其一人的杨玉环，对《杜十娘怒
沉百宝箱》中为维护尊严和爱情理想怒沉百宝、以死控诉李甲的负心忘
情弃义和孙富为达到贪色的目的不惜以重金拆散有情之人的杜十娘有一
定的影响。 

    (六)在与封建礼教传统观念和恶势力的斗争中，女性的勇气、胆识
和才能要胜过男子汉。 

    妓女赵盼儿利用美色和风月手段智斗贪财好色阴险的淫棍周舍，帮
助宋引章逃离火坑，而安秀实失去了宋引章只能唉声叹气；小官吏白土
中之妻谭记儿，利用智慧和酒色置欲霸人妻的权豪势要于死地，而白士
中在恶势力袭来之时则一愁莫展；在莺莺、张生与老夫人的斗争中，张
生是个相思成病的“银样蜡枪头，”而莺莺却先在红娘帮助下，挣断礼
教的绳索主动而勇敢地走进张生的房中；《秋胡戏妻》中的梅英发现在
桑园调戏自己的那个“不晓事的乔男女”,竟是自己的丈夫秋胡,怒不可
遏,要与丈夫离婚,并声言“要整顿我妻纲”。梅英与北齐时的踏谣娘有
相似的性格。踏谣娘受丈夫欺凌,敢于哭诉于乡邻,疱鼻丈夫前来阻止,
踏谣娘竟与丈夫“作殴斗之状”。而罗梅英的行为更为大胆，她不仅斥
责调戏过他的丈夫，而且要整顿妻纲……。 



    元杂剧女性群象，为了追求和维护爱情幸福，为捍卫女性独立人格
的尊严，勇敢的向恶势力和传统观念抗争，与传统的听天由命、逆来顺
受、“三从四德”的女性迥然有别。如南戏《荆钗记》中的钱玉莲被继
母逼迫改嫁,无奈之下,竟投河自尽。钱玉莲与早期南戏中赵贞女性格相
似。赵贞女被蔡二郎抛弃,无可奈何,只好沿街乞讨。中原传统文化熏陶
出来的南宋女性形象,只能让人悲叹同情,民族文化融合中成长起来的元
杂剧中女性形象,却令人耳目一新。如有学者指出的元曲中有一批离婚
剧,都是女子主动大但要求离婚去夫的。“元曲中的几部女子主动大胆
要求离婚去夫的杂剧,无疑属于空前绝后之作,也只有在元曲家的时代,
才会产生如此石破天惊之作。” [4]元曲的时代,亦即踏谣娘、梅英的
时代——民族文化融合时代的艺术结晶。 

         
     二 元杂剧女性形象传统姓格中新质素的成因 

     
     元杂剧女性形象性格新旧质素交融的审美特征与南北多民族文化
的碰撞、交流、融合有着直接的关系。元杂剧中的爱情剧中悲剧少而喜
剧多，元杂剧中塑造的女性群像在传统的性格中，蕴含着重人格、轻礼
教、尚自主、敢斗争的新的质素，这是与辽、金、元的社会变化、与民
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发展、与作家所寄寓欧的人生理想分不开的。 

     1.从民俗风情上看，文变染乎世情。“万里河山有燕赵，一代风
俗自辽金”，这是清代学者赵翼对辽金北方民族游牧文化与中原农业文
化交流碰撞及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和贡献富有见地的客观评价。辽
金元时期由于北方民族习俗所致女性所受束缚相对较少，与传统女性相
比有相对的自由活动空间。 

   契丹人以鞍马为家,后妃也往往长于骑射,军旅畋猎,未尝不从,甚至
时有女杰率兵征讨,其中也不乏聪敏秀慧、富于才情者。《辽史》在论
辽朝后妃时写道：“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
尝不从。如应天之奋击室韦，承天之御戎澧渊，仁懿之亲破重元，古所
未有，亦其俗也。”这些风俗在民族融合背景下，在社会日常生活、政
治、文学艺术中延续着。辽代女性作家的空前活跃,就是一个十分引人
注目的文学现象。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天祚帝文妃萧瑟瑟、秦晋国妃
萧氏等皆能诗善赋,文采风流,不让须眉,所谓“辽邦闺阁多才”(吴梅
语)云云,诚非虚语。萧观音(1040-1075)谏帝游猎无度而被疏远,因作
《回心院》词十首,深寓望幸之意,凄婉动人,为世称道。萧瑟瑟工文墨,
善歌诗,见女真兴起,日见侵迫,帝沉湎游猎,不问国政,乃作歌以讽,词颇
激切，心系国政。天祚帝不听,以至亡国。秦晋国妃萧氏(1001-1069)是
一位埋没近千年的女作家,其名无传。1967年在辽宁省北镇龙冈出土了
《秦晋国妃墓志铭》,赖以知其生平事迹。志文称其“歌诗赋咏,落笔则
传诵朝野,脍炙人口。性不好音律,不修容饰,颇为骑射。尝在围猎,料其
能中则发,发即应弦而倒。雅善飞白,尤工丹青,所居屏扇,多其笔也”。 

    北方民族的崇尚勇武、嗜酒豪饮、喜围猎，北方民族女性具有北方
文化濡染下豪爽开朗、崇尚自然的性格特征及北方民俗中不拘于封建礼
法的思想因素，如金代女真女性较少礼教束缚，贫民女子女子行歌于
途、以歌求爱如有如意者随男子而去，还有“放偷”、妻后母抱嫂的风
俗等，使汉文化中婚姻方式和传统礼教观念受到冲击。 

    元朝特别是初期，元统治者和辽金统治者一样，以马上武功得天



下，由于还不谙熟儒家传统的礼教统治之术，所以还只能以武力来稳定
政治局势，无暇顾及文治，还没有如前代森严的文网。所以，元杂剧的
作家受封建礼教和理学的束缚相对地减弱，女性较少受封建礼教思想束
缚，这就在客观上为元杂剧作家的创作提供了相对自由的条件和社会生
活基础。元杂剧《秋胡戏妻》叙梅英发现在桑园调戏自己的那个“不晓
事的乔男女”,竟是自己的丈夫秋胡,怒不可遏,要与丈夫离婚,并声言
“要整顿我妻纲”。梅英与北齐时的踏谣娘有相似的性格。踏谣娘受丈
夫欺凌,敢于哭诉于乡邻,疱鼻丈夫前来阻止,踏谣娘竟与丈夫“作殴斗
之状”。南戏《荆钗记》中钱玉莲被继母逼迫改嫁,无奈之下,竟投河自
尽。钱玉莲与早期南戏中赵贞女性格相似。赵贞女被蔡二郎抛弃,无可
奈何,只好沿街乞讨。中原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南宋女子,只能让人悲叹
同情,民族文化融合中成长起来的元代女子,却让人扬眉吐气。元曲中有
一批离婚剧,都是女子主动大但要求离婚去夫的。“元曲中的几部女子
主动大胆要求离婚去夫的杂剧,无疑属于空前绝后之作,也只有在元曲家
的时代,才会产生如此石破天惊之作 。” [5]元曲家的时代,亦即踏谣
娘、梅英的时代,皆为民族文化融合的时代。 

    民族融合由于少数民族文化因子进入汉文化的机体，从而使汉文化
获得发展的新的动力源。同时，由于统治绝大多数汉人的需要，统治者
对汉文化的情有独钟的青睐以及汉文化自身的同化力，那些作为统治阶
级的少数民族，一方面延续着无拘无束、欢歌笑舞的原始遗风，另一方
面又在不断地接纳着作为封建文化核心的礼教内容。少数民族逐渐认同
了汉人的礼教制度，并逐渐形成了以这种制度为内涵的评价尺度，由于
少数民族是以全新的眼光来接受这种礼教制度，所以在其接受过程中，
并非照本宣科式的抄袭，而是有所变异。并没有像礼教那样倡导女子从
一而终，在言语之间表现出对寡妇再嫁的倡导，这明显与礼教中的纲常
观念相背离，而对再嫁方式又完全按照礼教制度的规定，这种吸纳和对
吸纳内容的改变正是民族融合中特有的文化趋势。“对于任何民族都是
这样：习俗‘构成着一个民族的面貌，没有了它们，这个民族好比是一
个没有面孔的人物，一种不可思议、不可实现的幻象。’因此，各个民
族都毫不例外地珍视自己的风俗习惯，把它视之为‘神圣的、不可侵犯
的、除环境和文化进步之外不屈服于任何权利的东西”[6]，双向的迁
移极大地强化了民族融合的本质内涵，他们以自己民族所特有的风俗习
惯和文化心理作为相互交往的基础，在逐渐的认同中，达成一种多元化
统一的格局，使民族融合背景下的社会文化生活显得十分的丰富多彩。 
民族融合背景下文化中的诸如民俗、社会风气以及人们的观念等因素，
在不同因子的文化聚合中都获得了多样性的发展和超脱了传统观念，获
得素朴本真的原生态生命内蕴的升华。在文化融合中，南北民俗的碰撞
与交融及其各民族的独特风貌与社会生活，必然反映在杂剧的创作和艺
术形象之中。 

    2、从文化上考察，民族文化融合影响了元杂剧女性形象性格质素
的变化。辽、金、元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宋、辽、金三朝长
期鼎足而立，以女真、契丹、蒙古等为代表的北方民族文化，对传统的
以宋朝汉族为主的南方汉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碰撞，同时积极吸纳
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原传统文化在北方多途径的传播对北方民族文化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 

    金代虽以马上功夫得天下，文治远胜于辽朝，自太祖阿骨打始具有



的“中华一体”文化观，在重武功的同时，重视文治，借才异代，重用
引进宋、辽人才和艺人，重视本民族人才培养和文化提升，金代帝王就
多兼通女真文、汉文，精通儒学经典，诗诗善文，多才多艺。如完颜
亮，其诗词大气磅礴、气象高远、风格镯刚健豪放，抒发君临天下一统
江山的志向；金世宗60岁从金中都到金上京巡视与皇室贵族几百人相聚
饮酒作赋，金章宗诗词更是典雅华美，在南北文化的排拒的同时，更多
地体现了体现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南北文化融合带来思想观念、伦理道
德、审美取向的变化，自然要渗透到文学创作中。 

    女真帝王能歌善舞喜爱通俗文学，引进大量说书、曲艺表演艺人，
实行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对通俗戏文学曲小说的创作、发展与表演提
供了宽松的自由的发展的空间。市井无赖张仲轲因善小说诙谐而被海陵
王委以重任，章宗时宫中皇帝与嫔妃共看院本短剧表演：优伶说：“向
上飞，则风雪顺时；向下飞，┅┅ 向外飞，则四国来朝；向里飞，则
加官进爵。”优伶用谐音讽刺皇妃弄权，章宗一笑而罢，不仅说明宫中
上下喜好杂剧院本表演的程度，而且也说明表演者表演创作的自由度较
高，较少受传统历法的束缚。关于表演杂剧百戏的记载，北宋使者在
《许亢宗奉史行程录》中有详尽的描述。金代皇室作家及宫廷贵族对大
众文化与通俗文学的重视喜好，对通俗文学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倡导和推
动作用，对金院本、诸宫调、北曲元杂剧的繁荣和人物形象地塑造起到
了直接的、间接的多方面积极影响。 

    金代女真文化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又有着与中原汉文化不同的特
点，它是以狩猎游牧为主，逐步形成了兼有游牧草原文化、森林狩猎文
化、沿海捕捞文化和农耕文化想融合的民族与文化特征。女真族具有善
骑射、尚勇武、豪放坚韧、粗犷的民族性格和能歌善舞、信仰文化传
统。具有既重民族传统、又善于学习、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勇于拼
搏、富于创新的民族精神，以小胜大的雄鹰海东青为其民族精神的象
征。金院本及富有北方民族精神的女真族作家的诗词均是这种社会生活
的艺术反映。   
    《元史·地理志》载元朝的疆域，“逾阴山，西及流沙，东尽辽
左，南越海表”，为今天我国辽阔的版图奠定了基础。元朝辽阔的疆
域、中央集权的有效统治、畅通的交通，成为各族人民开展经济、文化
交往的便利条件，促进了民族文化融合的进程，北方草原文化与黄河文
化与南方的长江文化大范围全面汇聚互融。南、北方文化在碰撞下交流
发展，元代文化也具有辽、金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特点。在社会的动荡
和文化的融合中，由金入元的元初的杂剧作家由于仕途的中断，沦落社
会底层，在黑暗的社会中，感悟到前代作家感悟不到的人道德人伦观念
的变化及社会的变革、南北文化的碰撞融合，捕捉到这种变化、融合对
人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并吸取和发扬了前代文学与文化中的精华，把人
生的苦难与不合于封建礼法的爱情和人生理想寄寓在杂剧形象之中。如
王实甫就在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一改《莺莺传》
“始乱终弃”、女人是祸水的主题和悲剧的结局，谱写了一曲反礼教的
“愿普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理想的喜剧颂歌。因此，动荡的
社会生活和交融中的民族文化，是元杂剧女性形象性格新质素产生的客
观条件和催生剂。 

   3.元杂剧作家伦理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的变化是女性形象新质素的
内在条件。民族融合的变革中的杂剧作家们主观伦理道德思想和审美观



念及变化，是元杂剧女性形象性格新质素形成的重要的内在条件。梁一
儒先生曾指出：“愈是历史悠久的民族传统的沉淀物愈深厚，文艺经验
积累得愈多，因而文艺的稳定性保守性也就愈强”[7唐传奇和宋话本虽
然是文人俗文学，反映市民生活、情感的内容有所增加，但多出自士子
之手，他们写作时的目的多是为了科举考试温卷或消遣而作，他们的思
想中多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既使写下层女性，也多按传统贵族女性的性
格模式去塑造。唐传奇中的李娃虽是风尘女子，但她的性格却是传统的
贤妻良母型的，她是想挤身于而且也被合法地承认为合于礼教规范的上
流社会的女性，她失去了下层女性赋予抗争性格的风采和活力。 
    在民族文化融合与辽金元文学发展历程中，作家的视野和这种视野
下的生活内容以及心灵世界、文学创作内容，都在民族融合的背景下得
以扩展，从而产生富有新意作品和艺术形象。契丹、女真、蒙古入主中
原前期由于无暇制作礼乐，所以文化在与政治疏离的境遇中，非高台教
化式的娱乐性的艺术得以发展。钟嗣成在《录鬼簿》中曾把当时的创作
概括为“移宫换羽，披奇索怪，而以文章为戏玩。”这种创作态度不仅是
对于儒学“载道” “经国”观念是一种有力地反拨，而且极大地提高了被异化
了的文学娱乐性的内涵和创作自由的空间。元代杂剧初期由金入元的作
家多是在科举之路中断仕途不进、或是穷困潦倒的书会才人，他们失去
了唐宋文人仕进之阶和优越的社会地位，“九儒十丐”的等级使他们和
下层百姓乃至倡妓艺女有着相类似的社会经历和悲剧命运，甚至有的与
其心心相通、苦乐与共(关汉卿与杂剧女演员珠帘绣等的交往)。他们有
机会体验到前代作家体验不到的生活底蕴，按着在生活中接触到的下层
女性的天放自然的风貌和作家的审美理想，去塑造戏剧中鲜活而富有生
活气息与鲜明个性的女性形象。汉族作家在融合的过程中对所接触的全
新的少数民族生活进行汉文化视角的表现，获得了一种新的观照，使文
学在同样题材中也显示出极为丰富的内容差异和与以往不同的审美思想
意蕴。同时，由于少数民族作者思想观念的影响也使汉人作家们在重新
审视自己、整理自己的思想时，获得了一些新的观点和内容方面的启
示，这无疑深化了对于客观存在的多维视角中文化的感悟。元代汉人作
家普遍存在的隐逸思想，既有传统观念的因素更有少数民族特殊的审美
的影响，这是元杂剧女性形象性格质素新旧杂融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辽金元时期在少数民族成为统治民族的民族融合背景下，在以汉族
作家为主体的创作队伍中，少数民族作家的比例逐渐增加。多种思想并
存，各种宗教和睦相处，构成了一种比较自由的创作空间，使作品内容
和艺术形象出现繁荣趋向。少数民族作家由于少有思想框架的束缚，文
学创作在思想内容上少有限制，使其在表现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
大的拓展，在创作中以既受汉化影响又以少数民族特有的心灵去透视进
入中原之后的全新感受，对自己民族风俗习惯、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予
以更广泛的表现，使民族融合背景下的文学，在题材内容、表现形式、
文学样式与风格上都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特点。而且与“文以载道”的“文治”

观念大相径庭的少数民族的文人幽独淡泊、崇尚质朴自然的审美追求和
疏远功利的思想，这种民族审美理想的特殊性不能不是影响元杂剧人物
塑造的一种更为内在的原因。  

   

    三 杂剧女性形象新旧性格质素交融的多方面价值 

 



元杂剧女性形象多具有新旧质素交融的审美特征，因而使其具有了
多方面的价值和影响。 

在思想观念上，元杂剧女性形象性格中的新质素体现了作家伦理道
德观的新趋向和具有时代特色的审美理想。元以前爱情题材的作品和女
性形象多是悲剧结局，《诗经》、《汉乐府》、《南北朝乐府民歌》到
唐传奇，都经历了从民间流传到文人整理加工的过程，而这些加工者的
思想有一定的时代的局限，他们只能以同情的笔墨抒写封建礼教重压之
下，青年男女渴望爱情自由而不可得的悲剧。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也多
以传统型的悲剧形象为多。元杂剧作家们不再仅仅是对女性在爱情婚姻
中的悲剧命运寄以同情，不仅仅是控诉礼教吃人的罪恶，他们更加尊重
女性的人格，对女性追求人的正常人性欲望与自由爱情的理想和大胆冲
击礼教的行为，给予认同和赞扬；他们多以人间团圆的喜剧形式，给在
黑暗之中苦苦寻觅的人们带来一线光明，鼓舞着后代的青年男女同扼杀
人性的礼教抗争。这从以往同类爱情题材的情节、主题发展演变上可以
得到印证。从白居易“止淫奔”的《井底引银瓶》到白朴“愿天下姻眷
皆完聚”的《墙头马上》；从元稹宣扬“使知之者不为，为之者不惑”
和“善补过”的《莺莺传》，到董解元男女主人公私奔的《诸宫凋西厢
记》，再到王实甫的“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元杂剧《西厢记》，
都说明元代杂剧作家以其丰厚的生活积累，从宣扬“媒妁之言、父母之
命”的传统的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和封建伦理道德，或单纯揭露礼教摧
残人性的罪恶，到转而同时描写和歌颂女性对真挚的自由爱情大胆追求
及对封建礼教的反叛精神。因此，寄寓了作家主体意识的元杂剧中具有
新的质素的女性群象，从上至皇室名门贵族的小姐夫人，到下至平民妻
女与风尘女性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体现了当时北方具有市民色彩的社
会生活的新气息，熔铸了作家们在南北方民族文化交融中形成的伦理道
德观新的萌芽和新的审美理想。 

 在文化价值上，元杂剧性格质素新旧交融的女性形象的审美特征，
反映了辽金元时期民族文化的冲突碰撞给杂剧作者带来的文化与审美价
值取向的多元选择，及其对中华文化整合发展的贡献。特别是元代包括
汉族、女真族、蒙古族等多民族杂剧作家创作的如《拜月亭》、《虎头
牌》、《西厢记》等剧作，艺术地再现了女真族、蒙古族等北方民族的
生活、民俗和伦理文化观念，都是民族文化融合的艺术结晶，既体现了
多民族作家在南北民族文化融合中对中原农业文化的传统文化的反思、
承传、发展，也体现了对北方游牧草原文化和习俗的认同，折射了当时
民族文化融合的轨迹，成为当时民族文化由冲突到融合并对中国文化不
断扬弃和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的重要佐证和载体。 

 在艺术价值方面，从纵向的中国古典戏曲史和文学发展史的背景下
来观照元代杂剧的系列女性艺术群像，其传统性格中蕴含着具有理想性
新质素的审美特征，因而这些女性群象较前代诗文小说戏曲中的女性形
象相比较，其性格新旧质素的兼容性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更为鲜活生
动，更具北方女性豪放自然之美,更具有独特的时代风采与美学艺术价
值，为中国古典戏曲史和文学史增添了众多的具有性格复杂性的不可替
代的艺术形象。如元杂剧《秋胡戏妻》中梅英与北齐时的踏谣娘有相似
的性格，踏谣娘受丈夫欺凌,敢于哭诉于乡邻,疱鼻丈夫前来阻止,踏谣娘
竟与丈夫“作殴斗之状”。而《秋胡戏妻》中梅英发现在桑园调戏自己
的那个“不晓事的乔男女”,竟是自己的丈夫秋胡,果敢的要与丈夫离婚,



并宣言“要整顿我妻纲”。“要整顿我妻纲”这种女性自主的意识在以
往的文学作品中是不可多见的。另如，南戏《荆钗记》中钱玉莲被继母
逼迫改嫁,无奈之下,竟投河自尽。钱玉莲与早期南戏中赵贞女性格相
似。赵贞女被蔡二郎抛弃,无可奈何,只好沿街乞讨。中原传统文化熏陶
出来的南宋女子,只能让人悲叹同情,民族文化融合中成长起来的元代女
子,却让人扬眉吐气。与南戏相比，元曲中有一批离婚剧,都是女子主动
大但要求离婚去夫的。“元曲中的几部女子主动大胆要求离婚去夫的杂
剧,无疑属于空前绝后之作,也只有在元曲家的时代,才会产生如此石破天
惊之作 。” [8]元曲家的时代,亦即踏谣娘、梅英的时代,皆为民族文化
融合的时代。受北方文化民俗风情影响的元杂剧的女性形象，给中国文
学带来新的气象与活力。 

总之，在民族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虽然元杂剧塑造的众多的女性
形象性格中与传统性格质素相交融的新质素尚很微弱，但它却闪烁着尊
重女性的观念和争取爱情婚姻自主意识、勇于同命运和恶势力抗争的思
想萌芽的光辉，体现了超越传统的新的审美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价值取
向，鼓舞着当时和后世的女性为了追求自由的爱情和维护女性人格的尊
严不断地与礼教和黑暗的社会抗争，并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走向、文
学创作和美学风格的嬗变。 

注释： 

1、            《中国文学史》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04页。 

2、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讲》第四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版，第292页。 

3、            《元人杂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70页。 

4、            田同旭《论元曲中的离婚现象》,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
第2期.56第3期。 

5、            田同旭《论元曲中的离婚现象》,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
第2期.56第3期 

6、            王宏刚：《萨满教丛考》；张立志、王宏刚：《东北亚历史与
文化》，第642～672页，辽沈书社，1991年。 

7、            梁一儒：《文艺民族化论稿》，第10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4年。 

8、            田同旭《论元曲中的离婚现象》,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
第2期.56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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